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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期伊始，女性诗歌在张扬女性话语和女性意识旗帜方面无疑走在其它文类之前，不仅具有性别意识
启蒙的前卫性，也具有诗歌文本实践的先锋性。女性意识的突显与高扬，使女性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倾诉方式与表现形态，成为女性诗歌的主流题材，这在张扬女性意识的同时也使诗歌表现力受到一
定的局限乃至僵化。21 世纪以来，女性诗歌通过自觉吸纳中西方文化资源中的有益成分，获得了开阔的历史
感和超越性的精神向度;“超性别”写作的圆熟和“无性别”写作的实践，也使其得以突破局限、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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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女性意识狂飙高举的 20 世纪 80 年代，和在日常生活的潜流里寻找女人本质意义的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的女性诗歌迎来了整体性写作景观的多元展开，呈现出一种视阈更为
扩大的美学趋向，诗人身份更复杂、欲望更强烈、诉求更多元、手法更多样、创作更兴盛。相较
于 21 世纪女诗人在省思中所作出的突破性、扩展性诗歌实践，当下的批评研究视线却显得较
为单一与薄弱。中国新诗学界对 21 世纪女性诗歌的研究和阐释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对
21 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作鸟瞰式观察;①二是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女性诗歌艺术品质的基础
上进行拓展和深入;②三是对 21 世纪以来出现的女性诗歌写作潮流进行阐释和评价。③因之，
本文在考察 21 世纪前后，中国女性意识与女性诗歌所表现的关联形态及所发生的微妙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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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探查女性意识在新时期女性诗歌中所起的先锋作用，以及带来的导向性局限与盲点。
借用医药学回复肌肤活力、促进人体机能更新的“赋活”概念，揭示 21 世纪女性诗歌突破以往
局限，在赋予诗歌活力、提升诗歌品质与水平方面所作的努力，探索女性诗歌赋活之道。
一、女性意识的内在嬗变
20 世纪 70 年代末展开新时期文学伊始，一批年轻诗人开始崛起，给诗坛带来新异的诗
风。朦胧诗以象征、隐喻等策略来表现情思，诗歌意境朦胧、主题多义，与当时的诗坛诗风有着
较大的区别。除了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启蒙精神，以及对人性的自审和对时代的思索外，朦
胧诗还表现出另一种精神倾向，即女性的人格独立。舒婷在《致橡树》《神女峰》等诗歌中所呈
现的男女人格平等的精神形态，女性独立自主、不依附于男人的精神品格，既是对传统父权文
化所规约的女性品质的反叛，也是对人格自由的真切呼唤。就《神女峰》一诗而言，舒婷意在
去除男性文化长期强加在女性身上的神性特征，还原神女本来的人性品格，从而使“人”从虚
假的“神”的阴影下复活。这种去除神性、复归世俗性的认同旨归，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女
性诗作的共同追求。概言之，启蒙精神和人性精神的确立可说是新时期诗歌的重要源头，而女
性诗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则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女性诗歌重要的内在精神质素。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
我，确立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
加以富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①1984 年翟永明《女人》组诗的发表，标志着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诗歌“黑夜世界”的展开。在自白式话语的表达、“黑夜”意象群的运用以及躯体
经验的裸裎中，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女性诗歌走向女性意识的全面觉醒以及女性主体意识
的逐步建构。比如翟永明在《女人》组诗中写着:“你把我叫作女人 /并强化了我的身体”，道破
菲勒斯文化形塑女性，使女性成为他者的文明本质。又如唐亚平在《铜镜与拉链———ABC 恋
歌》中以太阳隐喻男性，控诉女性成为男权社会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的事实，语词间充满反讽
的不平。以翟永明、唐亚平等人为代表的诗歌中所表现的鲜明的性别对抗色彩和反叛男权文
化意识形态的精神旨归，无疑是对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女性诗作中所寄寓的女性“人格独立”
的精神品格的延续。
20 世纪 90 年代，商业消费大潮的兴起及与国际主流文化的接轨，使中国文化界出现了全
面转型，即从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性。②大众消费文化的文化形态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
诗歌也不例外。由此，诗歌失却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启蒙精神和人性精神，走向日常生活审美
化。从诗歌话语实践发生的外部环境看，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诗歌中的日常生活经验书写切
合了时代语境和社会语境。而从女性诗歌写作的发展趋势看，20 世纪 90 年代女性诗歌中日
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可说是新时期女性诗歌中女性意识书写的深化形态。诚如伊莱恩·肖瓦
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英国女小说家:从勃朗特到莱辛》一书中所提及的，女性写作的崛起
可分为:妇女阶段(模仿主导传统的流行模式，内在化其价值标准及其对社会角色的看法)、女
权主义阶段(反抗这些标准和价值观，以及提倡女人之权利与价值)和女性阶段(不依赖反对，
转向内心，寻找自我位置，寻求身份认同)。③以此观之，20 世纪 90 年代的女诗人们书写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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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生活经验，记录被宏大叙事所遗忘的生活之细枝末节，乃是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
推进，当中最为典型的诗人要数王小妮。诗人在酱色的农民身后，低俯着拍一只长圆西瓜，这
些都“不为了什么 /只是活着。 /像随手打开一缕自来水。 /米饭的香气走在家里 /只有我试到
了 /那香里面的险峻不定。 /有哪一把刀 /正划开这世界的表层。 / /一呼一吸地活着 /在我的纸
里 /永远包藏着我的火”(《白纸的内部》)。其他如《一块布的背叛》《看到土豆》《悬空而挂》等
诗侧重展现俗人俗事、生活细节，均传达出切实而灵动的女性日常生命经验。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女性诗歌分化出“下半身写作”的诗学倾向，这一倾向延续到 21
世纪初。要理解“下半身写作”，不得不提到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诗歌的身体写作。20 世纪 70
年代末人性话语的逐渐复苏，西方女性主义著作的大量译介和引进，以及女诗人们受到的中美
自白诗派的影响，让诗人们首先关注自我，关注身体，以身体作为反抗传统父权和男权、传达女
性意识、寻求身体解放和性解放的意象符码。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诗歌话语表述的重要
写作策略，身体书写承载了女诗人们呈现女性自我生命状态，反抗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机制的共
同愿望。“下半身写作”可说是身体写作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极端变异。它不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具有性别对抗意涵的身体书写，也不同于 20 世纪 90 年代诗性身体写作，而表现出双重身
体话语特征:既有以躯体话语对抗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技术主义异化的先锋性特征，以诗人尹
丽川为代表;也有个人化追求快感游戏的后现代文化特征，以巫昂为代表。在下半身诗派中，
“性主题自然成了歌唱的核心，性事化描写流行，性意识和潜意识构成了经验内容的基本模
式。”①比如尹丽川的诗歌，或揭示女性与商品之间的同质关系，或展演男女之间欲拒还休的调
情氛围，或直接描写男女之间的性爱场面，展现出女诗人大胆、越轨的情欲观。而巫昂对性感
官场面的描写虽然处理得相对含蓄，但肉体的在场感依然是她的诗歌旨归。性爱是人类的原
欲和生理本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表现，但性欲的随意释放，不加克制，必然导向粗俗低
下。“下半身写作”“对身体美学进行了粗暴的简化———到最后，身体被简化成性与欲望的代
名词，所谓的身体写作也成了性与欲望的宣泄渠道”。②
概言之，新时期伊始，女性诗歌在张扬女性话语和女性意识旗帜方面走在前列，不仅具有
性别意识启蒙的前卫性，也具有诗歌文本实践的先锋性。女性意识的突显与高扬，使女性诗歌
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倾诉方式与表现形态，更易于体现性别意识和态度的身体与
爱情成为女性诗歌的流行性与主导性题材，这在张扬女性意识的同时也使诗歌表现力受到一
定的局限乃至僵化，遮蔽了多维的诗歌向度，使女性诗歌失却了本身可能具有的丰富性。
二、中西方文化资源的整合与运用
在 21 世纪女性诗歌中，女性个体生命对爱情的期待、喜悦、失落等情愫的表达，以及身体
经验的呈现，仍然占有一定比重，诗歌主题雷同，写作策略亦大同小异。为了突破女性诗歌一
贯的写作定势，扩大诗歌表现力，21 世纪以来的一些女性诗歌不再只局限于身体与爱情等题
材的书写，而是尝试融合中西方文化资源，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
施施然、子梵梅、翟永明、金铃子等人的诗歌具有相当明显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底蕴。
施施然对现实世界不动声色的洞察中，总是包蕴着她对古典文化精神的认同、对浪漫主义精神
的坚守，于此，诗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是有根有据的，时间长养她，浸润她，让她走向女性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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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与成熟。比如施施然在《我还在恶狠狠地信仰着唯美主义》写着:“我是说关于情感。我
还 /生活在蒸汽时代 /在故事之井中挖掘的深度 /与这快捷的时代格格不入 / /因为爱慕隔壁弹
琴的书生 /我一度修缮了心性 /因为陷进一群藏着尾巴的人 /我现出了我的原形。”可以看到，
诗人的情爱观显然与快节奏时代中快餐式的情爱观格格不入。子梵梅的《草木诗经》以传统
诗歌《诗经》中的草木为题，集女性的细腻情感与女性的独特感悟于草木的观察之中，草木的
呈现也即女性自身的呈现。翟永明的《鱼玄机赋》乃是兼具古典与现代气息的女性主义力作。
从古代才女的经典故事中挖掘现代的女性意识是翟永明的写作意旨。她关于现代接续传统的
诗歌写作实践并非始于 21 世纪，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诗人就在《时间美人之歌》《三美人之
歌》《编织与行为之歌》等诗歌中融入古典诗歌质素、思考不同时代女性的共同困境。翟永明
经常潜入到她所写的古代才女、美人之歌中，与她们形成某种精神性的对话。而在金铃子的诗
歌里，诗人、叙述者的身份则是合一的，她以回返的精神姿态，营构了一个快意恩仇、书生意气
的古代世界。在这个诗性存在中，古典的意境与现代的女性意识并存不悖，且处处潜藏着情爱
张力。原本，女性的热烈、担忧、怨怼、谦卑等丰富的情感激流只能通过诗词乃至歌声释放出
来，而在金铃子的诗里，女性的纠结情感往往与果敢的行动相生相伴。比如《春秋》中写着:
“风继续着风。越过我要去的湖泊，巫山 /越过我的心。从马车里跨出的王者 /开始坠落 / /我
们之外，一切背景都在隐退 /风为什么不喊出来，那支相遇之歌。天色已经不早 /我要推迟这慌
乱的天空。从今天开始 / /我要重建庙宇，我要四时祭祀 / /直到风中的大妖吐出咒语:我爱 /然
后，拥入湖中 / /我从遥远的古园走向你 /多像一群群怀想中的乡亲，果实中寂寞的勇士 /哦，这
风吹草动的世界啊。”①“去湖泊，巫山”以及“推迟慌乱天空”的行动者原本是男性，现在却是
女性，这无疑表明女性有着不输于男性的主体意识和行动能力。此外，在古代，“重建庙宇”
“四时祭祀”原本由男性所规划、主持，他在庙宇和祠堂中的职分象征着男性在宗族中的权威
地位和不容置疑的社会地位，而女性则是围囿在家中做女红、操持家务。但在诗中，女性却发
出“我要重建庙宇，我要四时祭祀”的诉求。男女两性情爱关系的反转无疑表明着女性自我意
识的觉醒，而男女两性社会角色的反转则意味着女性对原本的传统伦理关系的全面反抗。
此外，金铃子的部分诗歌乃是中国的历史故事和民族经典的反写。比如金铃子的长诗
《大堤曲》一改古代司马相如《凤求凰》的原本之意，反转为女性向男性求爱的自白。诗中以
“凤凰”代表男女虽有属性的差异却相互吸引，一体才完整;而“雪花”则代表女性爱情的高洁
和忠贞。但此诗并不是传统老套的女性爱情诗。代表女性的“凰”在追求“凤”的爱情过程中
痴情、忠贞，“用一生记住一个人的名字”，但在迁徙的过程中，开始出现“堤岸”，出现悲戚的叹
息。“凰”的归宿原本是梧桐，但诗中却不止一次地出现“堤岸”以及与“堤岸”相连结的意象
群———“独舞的少女，突然跃出水面”“那些鱼，在水之间怀孕 /想着心事”“我们决定将它厚葬，
放到水的中央 /别名小小”等等。显然“堤岸”意象群不仅呈现了女性欲念的丰盈，更重要的是
具有不稳定的含义。诗人以此解构了忠贞、专一、痴情的传统女性爱情观。
李轻松的诗歌则因吸纳中华民族民间神话的文化资源而获得魔幻的神性精神向度。浓郁
的草木气息、神秘的民间神话色彩、现实与虚幻交替的神性美感是李轻松诗歌的精神底色。
《萨满萨满》可作为李轻松诗歌神秘向度的最佳注脚，“我的眼神像个阴影随你飘移 /你神秘的
来临更像一些叹息 /我学会了在水上行走 /在黑夜绽放，通过草木 /与神通灵。这景象是一个时
代的精华 /一种气质的闪现 /我由此而占满了万物的气息 /雨水的气息。我漂浮在呼吸之上 /也
沉醉在物质之中”。几乎每一句诗都是一个场景，几乎每一个场景都是在黑夜，在黑夜里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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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对接、对话。雨水包裹了万物，万物在雨水的沉浸之中，二者相互依存，同样的，人与神灵、
人的肉体与灵魂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是诗人李轻松在祖母(其祖母是个通灵的萨满巫师)
影响下所形成的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雨水的意象暗示着女性生命泉源的涌流、延展与扩散。
在雨中，女性如水一般的生命潜能被激发出来，女性如水般难以被定义，难以被束缚，产生出巨
大的力量。诗中“我”游走在水上，漂浮在呼吸之上，沉醉在物质之中，这种女性的不确定性和
与萨满通灵的未知性，以及黑夜、雨水意象，一同营构出一种神秘、魔幻而又诡谲的诗性氛围。
鲁西西和施玮等人的诗因吸纳了西方精神文明的资源而呈现出超越性的精神向度。这种
超越性的精神往往蕴含在诗人对凡人俗事、生活细节的体察之中。生命的跋涉过程中遭遇到
的身体疼痛、精神挣扎并不是直接被诗人呈现出来，而是经由诗人内心的沉淀，被转化为一派
平淡、节制的情感诉说，这种情感诉说往往把凡俗与崇高、短暂与永恒相联系起来，于此，诗歌
的超越性精神向度便显露出来。在鲁西西多数诗歌中，女性的细腻直觉、身体经验的细部呈现
常常与未知的神秘体验交织在一起，于此，诗人在黑夜与死亡、身体与精神之间体悟人类肉身
所无法了然的超越性和崇高性所在，以此探寻人类生命的内核。与鲁西西不同，施玮的诗显得
奔放而热烈。诗人直接呈现她在爱情中遭受到的挫折、在事业上遇到的困境等生命的困顿，但
她并未沉溺于个人的情爱之伤以及生活的琐屑事物之中，她的诗炽热燃烧着女性生命中的欲
与力、爱与恨，铺陈却无夸张，虽不节制但也未走向偏执，从而呈现为一片被超越性精神浇灌过
的生命的绚烂多姿。诗人跳脱出凡俗的精神姿态使得她敢于自省，并直指人性之恶。于此，人
类的沉重肉身因着趋向于超越性的精神向度而获得了飞翔乃至飞升。
三、“超性别”写作的圆熟与“无性别”写作的实践
通过自觉融合与运用中西方文明的文化资源，21 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已然获得了令人赞
叹的诗歌新质。同时，21 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有意识地在更崇高的思想深度上加以锤炼，在
更广阔的诗学视野上进行探索，以期跳出女性自我的维度，从而抵达观照所有女性，甚至是包
括男性在内的全人类的思想高度。这无疑是对郑敏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已提出的女性诗歌
问题的一种实践。郑敏认为:“女性诗歌是离不开这些社会状态和意识的，今后能不能产生重
要的女性诗歌，这要看女诗人们怎样在今天的世界思潮和自己的生存环境中开发出有深度的
女性的自我了。当空虚、迷茫、寂寞是一种反抗的呼声时，它们是有生命力的，是强大的回击;
但当它们成为一种新式的‘闺怨＇，一种呻吟，一种乞怜时，它们不会为女性诗歌带来多少生命
力。只有在世界里，在宇宙间，进行精神探索，才能找到 20 世纪真正的女性自我。”①
蓝蓝的诗以细腻的女性直觉思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娜夜的诗则多以女性的敏锐之
思体察人类生命的悲欢离合，诗人认识到人生的本质是悲剧性的，但人生态度并不一定要是悲
观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 世纪 80—90 年代女性诗歌中关注底层人民的诗歌文本并不多
见，21 世纪以来此类诗歌明显增多，而且获得了相当可喜的艺术成就。部分诗人像翟永明
(《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林雪(《电话》)、尹丽川(《经过民工》)等，虽然其诗歌的观照视角
仍然是女性精英视角，但她们不再把眼光聚焦于内心，而是开始关注底层人民，思考社会问题，
鞭挞社会中的病态现象。与知识精英类型的女诗人们不同，作为打工诗人中的一员，郑小琼立
足于言说女性的性别立场，以亲历者而不是旁观者的身份叙述打工女性的悲惨遭遇、以打工女
性视角而不是知识精英视角观照时代中渺小的女性个体，思考底层女性的集体命运。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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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记》中，郑小琼一抛过去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观照方式，开始以更为广阔的诗学视野来
观照城市中的打工女性。郑小琼看到，迫于生计到城市谋生的女性，其选择让人无法放心。比
如乡村女性杨琳，以为嫁到城市就能摆脱原本的灰暗生活，却发现男人患有神经病，她离婚独
身，开始以身体换取金钱，把婚姻当作她换取优渥生活的筹码，在五段婚姻里，“第一次由农村
人变成 /城里人 第二次挣了多少钱财 /第三次是一个失败交易 第四次让你成为 /富人 第五次
还在别人无法理解中计算”(《杨琳》)。①相对于五个城市男性来说，乡村女性杨琳是“他者”;
相对于五个男性隐喻的城市来说，杨琳所象征的乡村亦是“他者”。乡村女性的“他者”身份让
杨琳产生身份认同焦虑，于是她拼命在城市身份、名利地位中寻找自身作为城市人的合法性。
可以说，郑小琼的诗歌创作弥补了新时期以来女性诗歌关于大量书写底层女性生命经验的诗
歌空白。更进一步说，郑小琼的诗歌所呈现出来的独属于打工女性的诗歌美学，颠覆了 20 世
纪 80—90 年代女性诗歌的以摹写精英女性生命经验为主的诗歌美学范式。而郑小琼诗歌中
所表现出来的底层伦理关怀和社会关怀，恰恰是 21 世纪以来女性诗歌亟需的诗歌新质，在这
个意义上说，郑小琼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 21 世纪以来女性诗歌的诗学发展方向。
从蓝蓝、娜夜到郑小琼等一众诗人，她们的诗歌显然属于“超性别”写作的范围，但还未达
到“无性别”写作的旨归。诗歌的“无性别”写作提倡者是翟永明。她在《再谈“黑夜意识”与
“女性诗歌“》中谈到，“要求一种无性别的写作以及对‘作家＇身份的无性别定义也是全世界女
权主义作家所探讨和论争的重要问题”。她希冀诗人们重新审视自身，“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
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
音”。②相比于“超性别”写作，“无性别”写作的超越性向度在于，它超越了男女性别的拘囿，而
真正触及人类共同的问题，追寻人类的本质意义何在。诗人寒烟就是在内宇宙和外宇宙之间
思考着“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根本性哲学命题。寒烟的性别立场据于
人，而不只是据于女人。诗人思考是指向生命本质内核的，这表现在诗歌中是火、石头、铁、血、
死亡、黑夜等意象的大量运用，比如在《在铁锤旁醒来》中，寒烟写着“嫁给铁锤极端的姓氏 /如
何把血腥的怒吼演练得 /更日常一些 /你抓着风暴的头发练习 /在属于你的餐桌边登陆 /一盘恶
狠狠的石头在等你 /吞咽”。③石头意象隐喻着侵蚀诗人纯粹心灵的世俗之物乃至不平之事。
但是，即使石头再坚硬，生活的苟且再多，只要诗人的心依然是向上求索的，就没有什么可以打
倒她。诗人甚至可以把石头的坚硬转化为女性内在的坚守。这种坚守不是个人性的，它从一
开始就是诗人集体式的精神求索。她一再与那些伟大的诗人如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叶
赛宁、曼德尔斯塔姆等作着精神层面的相互指认，彼此之间“以血的名义 /在世间辨认高贵”
(《阿赫玛托娃》)。于此，寒烟诗歌中的石头意象和铁意象就不再只是痛苦与咒诅的代名词，
也不再只是生活龃龉的外在表征，而是象征了诗人内心痛苦的高贵。正如她在《茨维塔耶娃》
中所写的:“原谅我，石头突然迸发的高音 /‘胸腔———苍穹＇/谁能使石头既是朋友又是敌人 /绳
索! 那闪光的道路 /仰起脖颈，就看见了星星。”
四、结 语
为了突破写作思维模式，扩大女性诗歌的表现力，21 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在找寻女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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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赋活之道方面作出了诸种努力。这些努力表明 21 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坚持言说女性性别
立场，也体现出其在表述女性意识的基础上丰富女性意识、甚至超越女性意识的诗学坚守。
首先，21 世纪以来的女性诗歌自觉融合和运用中西方文化资源，使诗歌获得开阔的历史
感和超越性的精神向度，从而赋活女性诗歌。具体而言，可分为三种诗歌向度:第一，21 世纪
以来的女性诗歌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经典的滋养，在古典的衣裳里观看女性灵魂的溢出，
或重新挖掘古代才女中的女性意识，以现代接续传统;或反写传统的历史典故、历史故事，以女
性的视角诠释故事，赋予故事有别于传统的性别话语;或贴合传统诗词中的文化语境，以女性
与自然的天然亲缘关系，重新阐释传统诗词。第二，女性诗歌融合中国民间神话所具有的神性
精神质素，使诗歌笼罩浪漫魔幻的神性之光。第三，女性诗歌汲取西方文化资源，抵达超越性
的精神向度，从而取得了可喜的艺术成就。
其次，“超性别”写作的圆熟与“无性别”写作的尝试也是 21 世纪女性诗歌的赋活之道。
“超性别”写作以郑小琼的诗歌为代表，它们以打工女性的视角观照时代中被压榨被异化的底
层女性，从而理索商品经济体制的病根，揭露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在中国转型时代
的变异和恶化，体现诗人“超性别”的思考和生命经验表述。于此，女性诗歌中原有的以精英
视角体察底层女性现实生存境况的女诗人形象被改写。而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的“无性别”
诗歌写作，则超越男女性别的拘囿，从而触及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思考关于人性和人生的本
质意义。诗人寒烟已经在这条路上踏出可贵的一步，以敏感的女性自觉思考涉及全人类的哲
学命题。她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是个人的，但更是人类的，是抵达生命本质内核的，有着直指
人心的强劲生命力。可以看到，寒烟诗歌中所闪现的“无性别”之光，是在社会性别上超越的，
即诗人意识到自己是女性，而做着包含男女性别在内的人类本质意义上的思考。进一步说，是
不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人，而不是女人，在超越生理性别的同时也在诗歌中做着超越社
会性别的思考，才能真正抵达“无性别”写作的诗歌境界呢? 关于这个问题，21 世纪以来的女
性诗歌依然做着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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